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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龙蛰伏待起海龙潜水自由

苏东坡遇赦离儋之际，为谪琼三年自在生活铭文感叹：

大小逍遥远虾龙，鶢鶋安栖不避风

“在这片海里，无论大如龙，还是小如虾，都各有其所，如神仙般逍遥自在！”距今925年前，

大文豪苏东坡于儋州得到迁徙廉州的诏令即将北返，在向昌化岭默念辞别之时发出如此感慨。

居琼三年，苏东坡喜欢写龙，并爱以“海中潜龙”自况，就像他在诗文中透露的乐于在海岛

隐居一样。在上一个谪居地惠州，他也是有意或无意地写到水龙自潜，常有欲出之意，但多是

在泉、潭、湖中，而不是深潜海底。整个岭海七年生活，他都展现了“龙潜之姿”，但投射的谪居

心态却有深浅之别。

而在人生第一个谪居地黄州的日子，东坡这条不羁之龙，在遭受重大打击中不断下滑为

“树龙”“藤龙”，却没有入水之愿，而是有意紧附花木和意欲扎根土地。不同的龙与形，恰恰反

映了他与苦难对抗、和解乃至超脱的不同阶段，也反映了他精神蜕变的轨迹，更彰显了他的顽

强不屈和生存智慧，至今令人兴叹。 □本报记者 彭桐 文/图

佳人自鞚玉花骢，

翩如惊燕蹋飞龙。

——苏轼·《虢国夫人夜游图》

飞龙御月作秋凉，

苍波改色屯云黄。

——苏轼·《真一酒歌》
苏东坡在首个谪居地黄州写龙，写人喻

己，大多附身于花草树木，俯向石与泥。

或许是他经历了牢狱之灾，经受了一场生

死考验，经过了一番审慎反思，心变得格外沉

静而超然，笔也由此变得冷静而沉着，其龙也

蜕变为布衣之体，从而灵动在烟火人间。

看东坡的黄州龙，除了“苍龙转玉骨”“写

真素壁千蛟舞”“种松满东冈……想作龙蛇

长”等十分惹眼的“树龙”，便是仿佛要与之对

比和映照的“地龙”。

这类如人之谦虚和低调之龙，在苏东坡初

居黄州时尤为明显。

元丰三年（1080）四月，刚在黄州安顿下来

的东坡就遇上一件花事，他的妙笔便以龙喻

花。乡友兼好友的杜沂到黄州探望儿子，顺便

来访。他带给东坡的见面礼，除了一瓶泉水，

还有一束酴醿——宋人吟咏最多，也是古书中

常用来指代重酿的酒，因其花色似酒而得名。

这可是爱花爱酒的苏东坡心仪之物。他

高兴之余，便以《杜沂游武昌，以酴醿花菩萨泉

见饷二首》为题，对这一花一泉分别作诗记事

抒怀，感激友人的深情厚谊。给人留下极为深

刻印象，也让人由衷赞叹的是，东坡对又名独

步春的酴醾，以近乎工笔绘画方式对其花瓣、

花枝作了极为精细的诗意描绘，且以生动形象

的比喻，称其青翠的花枝如蛟龙游走，枝干如

玉般莹润光洁，层层花瓣像羽饰的伞盖，又似

缀满珍珠的车帷，华美遮覆，“青蛟走玉骨，羽

盖蒙珠幰。”

苏东坡的“酴醾龙”，让世代人都感到新奇

不已。可是，令人拍案叫绝的是，在黄州，东坡

的眼光还不仅仅停留在“花之龙”上。只要心

底有龙意，眼里有龙影，就算草、叶、藤，在他的

笔下，也能幻化成龙。

品味“酴醾龙”一个月后，东坡又拥有了

“紫藤龙”。

在元丰三年（1080）五月十一日晚，他做了

一个梦，梦游到刚结识不久的何秀才的家，“开

堂西门，有小园、古井，井上皆苍石”，而石上所

生的紫藤盘绕交错，像龙蛇蜷伏，主人称是石

芝。第二天一大早，因梦中“率尔折食一枝，众

皆惊笑”把自己也笑醒的东坡，便立马作诗《石

芝》记梦，其中有句曰：“忽惊石上堆龙蛇，玉芝

紫笋生无数。”这既是生机勃发、神异秀美的生

态景象，有着不屈服于打击和重压的倔强，也

是井边石上顽强的生命图腾，还可以看作吟咏

者生存意识的一种思想折射。

虽然黄州濒临长江，水域丰富，东坡居黄

作品几乎没有直接提到“水龙”。有人认为，这

种现象反映了他与苦难对抗、和解乃至超脱的

不同阶段，从不同的龙身上可以管窥苏东坡思

想与艺术演变的核心。

也许，从“地龙”到“水龙”，是苏东坡从“努

力在苦难中站稳”到“已然在苦难中遨游”的精

神飞跃的视觉化呈现。黄州的龙，是抓着大地

的龙；儋州的龙，是融于海天的龙。这正是他

艺术与人生境界不断升华的完美证明。

▲▲海口市博物馆门前的龙雕海口市博物馆门前的龙雕。。

苏东坡是个特别喜欢大自然的人。他谪

居海南期间，不仅以诗人的眼睛仰望过天上各

种飞鸟，还以科学家般的好奇审视过不少陆生

动物，尤其是他那艺术家之笔闲不住，数次伸

进大海探视，勾画一些水生动物的生命图腾。

东坡居儋州写水生动物最多的是鱼，而

给人印象颇深的则是他内心捧养的鱼孵化成

神一般存在的龙。居儋半年后，已稳步相熟

的老年朋友黎子云找他索要墨宝，他开玩笑

说：“吾醉后能作大草”，即兴给题了两句诗：

“苦雾收残文豹别，怒涛惊起老蟠龙。”

从朝堂重臣贬降为海岛过客，此时的他就

如一条被迫“潜伏”于南海之滨的“老蟠龙”。

以“潜龙”自况，是谪居心态的一种投射。

与黎子云笑言草书“墨戏”一年后，于元

符二年（1099）四月所写的《十八罗汉颂》描绘

第七尊者的文字中，他又有类似的表达：“临

水侧坐，有龙出焉，吐珠其手中。”这样借佛雕

言事的记述，带有很强的志怪笔记色彩，为其

作品增添了奇幻的浪漫主义情调，同时表达

了他心中常驻的“龙意”有“出世之姿”。

更有意思的是，一生爱龙并不时写龙的

苏东坡，随着在海南的岁月加深，其口中、心

底和笔下的龙，呈现不断下落的行迹趋向直

至深潜的恒定状态。

在刚登上海岛写给弟弟苏辙的一首骑乘

庄子的大鹏于天际俯瞰南海浩渺无际的五言

诗中，东坡言及兄弟俩的将来，一定要暂借道

教神仙壶公的竹杖所化成的飞龙，一起同乘

返乡。这种玄幻说法，深藏着乡愁和东坡式

的旷达与乐观。

在时常“飞梦”故山的反复咏叹中，可知

东坡晚年居儋心中始终有龙的神迹与图腾。

到了居儋快满三年时，其龙已沉潜到非常理想

的状态，而且是无拘无束在浩瀚的大海中了。

元符三年（1100）五月，苏东坡获知，天子

换人，一众大臣包括苏氏兄弟在内，已获得宽

赦，他将内徙到廉州。离岛前，他给昌化岭上

的一座如巨人冠帽的石峰——当地人称为

“山胳膊”、五代时后汉和北宋神宗朝先后封

其神为“镇海广德王”“峻灵王”写了一篇文

章，感谢对其“居海南三岁，饮食咸腥，陵暴飓

雾而得生还”的护佑之功。言及山神的威力

影响，同时暗含他晚年居儋已修炼成为“海

龙”，过着坐拥大海一般的神仙生活：“大小逍

遥远虾龙，鶢鶋安栖不避风。”

这是苏东坡写于居琼非常著名的《峻灵

王庙碑》一文中，作为碑铭句式呈现，描述海

里和海上生物生态的和谐场景。

意思是说，在环绕海南岛的这片神奇的

大海之中，哪怕小者如虾、大者如龙的生物，

它们都能各行其是而各得其所，过得逍遥而

自在、自由而快乐，就连鶢鶋这种海鸟，也不

必担心什么飓风狂雨，可以安然栖息。

从刚来海岛和即将离岛的文字中，可以

清晰地看到，东坡曾经以妙笔驾驭纵横天宇

的飞龙，不断下翔以致落地，在作为卧龙进行

“草莽栖”一段时光后，最后深潜于海底，与鱼

虾相嬉，乐活于水晶宫。

东坡居儋，缘何乐写和偏爱海中潜龙？当

谪居海岛西部的东坡面对翻滚的巨浪、幽深的

海水，是很容易引发关于海底存在神秘生物的

想象。而“龙”作为掌管水域的神兽，也自然是

这种想象的最佳载体。所以，当看到“怒涛”，

便联想到是惊动了海底的蟠龙；当认真观察海

中的生物，便爱以“虾龙”称之。这里的“龙”，

也可以说是儋州壮阔自然在东坡诗笔下的生

动反映，可谓“现实景观的文学升华”。

在海南期间，东坡融合儒释道思想修身

养性，志在做一个纯自然的人，一心只想安度

晚年，过着一种与他晚年行文特点相近似的

“绚烂至极后的淡然”生活。居儋“潜龙”之

说，应该是东坡“世隐”的外衣，也是他“余生

欲老海南村”的真实心声。他的南海潜龙，就

是他谪琼隐居的符号与象征。

较之于谪地儋州，在它的上游惠州，苏东

坡笔下同样多龙，虽有水花四溅的时候，而其

龙较多时间则静默于水之一隅。可以说居惠

的东坡，也是一条水龙，只不过不同于居儋时

龙潜大海之家园，在惠州生活两年七个月的时

光中，其龙多潜伏于泉、潭、湖等巢穴。

从刚踏入惠州地界不久，东坡就开始了以

隐喻的方式进行龙之自我的体认。

绍圣元年（1094）十二月十二日，东坡在携

子苏过畅游了罗浮山之东麓的白水山佛迹岩，

并浴于汤泉后，所写的《白水山佛迹岩》一诗

中，就以“饥蛟”定位了自己的处境与心境。

在诗中，他除了描绘百里罗浮奇秀幽深的

壮阔美景，还以多个民间传说来追溯罗浮山和

佛迹岩的久远来历，特别用了东晋《搜神记》所

载录的“饥蛟食虎”的典故。这幅跃然入目的

画图所对应的东坡诗句为：“奔雷溅玉雪，潭洞

开水府。潜鳞有饥蛟，掉尾取渴虎。”

“饥蛟”的“饥”，不仅仅是指物理上的，而

是完全可以作为心理上的反应，可以看作是东

坡自身处境的投射：他被贬岭南，远离朝堂，就

像蛟龙困于深潭，虽有才华与抱负却无处施

展，有着一种不为外人所知的“饥饿”；而“掉尾

取渴虎”的急切与悍勇，又藏着他不肯彻底消

沉的意气，哪怕身处困境，仍有潜藏的力量，只

待猎物出现，一跃而起，一扑而中。

随着居惠时日增长，谪地条件渐渐有所改

善，东坡不再于诗文中言“饥”，但“蛟”之情依

然在，而且依然潜于山之潭中。

绍圣二年（1095）九月，与写信邀来的表兄

程正辅同游白水山，两人愉悦的心情似轻盈飞

升的“云间凤”，而蛟龙的暗喻如滴翠草木的

“爪甲香”。东坡在诗中说：“坐看惊鸟投霜叶，

知有老蛟蟠石瓮。”“老蛟”的“老”，带着一种

历经世事的沉静，也藏着东坡在困境中，

收敛锋芒、在山水中寻求安宁的心

境；老蛟虽然潜藏，却依然是灵物，

也是东坡自身心境的投射，暗含

着他并没有彻底消沉的意气。

潜藏同样是暂时的。只

是待时而动，将顺势而

为。东坡居惠，是一种庄

子式的“蟠”和“潜”。

东坡还曾创作了一

件特别的作品，以龙开

头、以龙结尾，并以神龙

冠定。这件龙作，是他

留给淡泊名利的读书人

李光道的特殊纪念品。

李光道在惠州城南李

氏山园临江处筑建了潜珍

阁，东坡不仅喜欢该阁及其“潜珍”之名，而且把阁

主当作心性相通的好友。绍圣四年（1097）四月十

七日，接到再贬海南儋州的诏令后，他向李光道

道别，分手之际写了《惠州李氏潜珍阁铭》相赠。

该铭开篇即道：“袭九渊之神龙，沕渊潜以自珍。”

东坡以神龙“自珍”的特质，比喻李及其族

人不慕虚名、不趋炎附势。“无心于求世”既是

神龙的姿态，也是东坡的自况——居惠的他已

经不再谋求世俗的功名利禄和他人赏识，早已

学会在山水间安放身心，与大自然相融，体现

出逆境中“自珍”守节的人生态度。

在文中进行了一番抒怀与托付，到最后东

坡的“潭中之龙”伴随着其继续南迁到海岛而

迈动的脚步也冒出头来，他发出源自心底的振

聋发聩之语：“虽神龙之或杀，终不杀之为

仁。”由惠州到儋州，东坡不时提到皇恩，并以

仁心劝诫，除了希望皇上能以仁治国，消除朋

党之争，就是为了保护自己，免遭杀戮，这显露

了他内心的担忧、恐惧与不安，也反映了他的

谋略、情商与智慧。

除了潭、泉之龙，东坡还写过江中龙、江上

龙。但是，江里的和江面的龙，却有不同的形

态、表现与寓意。写江龙是因为桥，也与东坡

寓惠期间的一大功绩和一项民生工程相关。

绍圣三年（1096）六月，苏东坡倡导与资助

修建的东江上的东新桥和惠州丰湖上的西新

桥同时建成，他欣然喜作两桥诗。

在《东新桥》一诗中，东坡写道，江上飞驰

的船只避免了碰撞的风险，竹筏木筏也摆脱了

拥挤倾覆的担忧，乡间的父老们欢笑着争相攀

登上这座新桥。当马蹄踏过桥面，声响如雷鸣

冰雹般震耳，水中的鱼龙也被这气势惊动而逃

遁，“鱼龙亦惊逃，雷雹生马蹄。”

这里的龙，虽是水中的龙，它暗喻旧有渡

江隐患的彻底消除。有意思的是，这惊走之

“恶”龙，是动的，是喻他人，还有与之形成强烈

对比的，堪称“善”龙，是静的，则是喻己。

东坡在《东新桥》诗看激情吟咏，“辘轳卷

巨绠，青蛟挂长堤。”这应该是惠州历史上首次

出现的浮桥，也是当时一座令人惊叹的“科学

之桥”。难怪东坡要把它比作矫健而充满活力

的青龙驻守。

此桥落成，是苏东坡到惠第三个年头的盛

夏，他这只初到惠游白水山潜深潭的老蛟似乎

返老还童变成了青蛟，而且已“浮”出水面，是

“起欲”的平衡状貌与待飞姿态。

在东坡的意识里，潜蛟这时该闪亮一下，

以显示存在、告知皇朝和世界，虽被“弃用”依

然“有用”，虽在谪地仍有为民之心，还有为社

会做事之能力。用擎起旗帜的“挂”，是一种祈

盼明主的张望，更是一种希望被招用的呼唤。

▲海口市苏公祠古建筑顶上的龙雕。

▲海南省博物馆收藏的清代蓝地描金
云龙纹瓷碗。

▲海南省博物馆收藏的明代有龙头的
琉璃建筑构件。

飞龙欲扎大地

▲在海南省博物馆举行的“写意东坡中国
画作品邀请展”展出的黄耿耿作品《清夏图》。

▲苏东坡书法真迹《近人帖》。

苏东坡写有
“飞龙”的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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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南省博物馆举行的“祥瑞万
象

一
纹
一
世
界
的
中
华
文
化
”
中
展
出
的
明
代
龙
纹
图
。


